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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7/30 星期四 ——村村有好戏

“琴”痴！八旬木匠20年制作400把胡琴
胶州市阜安街道胡家庄村村民李宝贵守护民间技艺根脉

本报7月29日讯 在胶州市阜安街
道胡家庄村，80岁的老木匠李宝贵一双布
满老茧的手从未停歇。从年轻时走街串巷
打家具，到如今耄耋之年仍潜心钻研民族
乐器，他将儿时买不起二胡的遗憾，化作晚
年坚守的动力，用20余年光阴完成了一场
匠心“变奏”。无师自通的他，靠着一遍遍
调试、一次次精雕细琢，先后制作出二胡、
京胡、高胡、坠胡等十余种胡琴，累计超
400把。如今，小院里刨木声与打磨声日
日交织，不时飘出调音时悠扬的琴音。年
过八旬的李宝贵每天泡在工作室，用双手
打磨琴身，守护着民间技艺的根脉。

老木匠爱上传统胡琴制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宝贵就成为
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巧手木匠”。改革
开放后，他在农忙之余承接木工活，打造
各式家具。随着时代变迁，在规模化家
具厂批量生产的冲击下，零散上门的木
工活越来越少。眼看老行当日渐萧条，
已近花甲之年的李宝贵做出了一个让家
人意外的决定：转行做胡琴。

制琴工艺繁复，李宝贵从未拜师学
艺，如何无师自通？他坦言自己喜欢钻
研，“全是反复摸索、不断试错，一点一点
琢磨出来的。”李宝贵与胡琴的缘分，其实
早在少年时代就已埋下。七八岁时家中
清贫，根本买不起二胡。兄长到外地出
差，花几角钱带回一把京胡，却始终学不
会，索性将京胡送给了他。李宝贵独自摸
索练习，慢慢掌握了拉奏技巧，很快能完
整拉出曲子。“那时候就想，要是能亲手做
一把更好的胡琴，该多好。”这个藏在心底
的念头，成了他转行最大的动力。

行业门路不熟，制作二胡的专用木
料、蟒皮等配件很难采购……刚开始制
作胡琴时，困难接踵而至。“就算手头有
钱，也不知道上哪儿买去。”李宝贵说，初
入行的他四处碰壁，反复琢磨，历经无数
挫折，耗费大量心思试做调整，才一点点
摸清材料渠道、吃透制琴门道。这一坚
持，就是二十多年。

一双巧手制作出多种胡琴

“制作一把胡琴，有选材、刨料、雕琴
头、削琴杆、凿琴筒、制琴托、旋琴轴、蒙
皮膜、镂音窗和合整琴等几十道工序，每

一刀一凿都急不得、省不得。”李宝贵说。
制作二胡，要选择质地均匀、共鸣性

好、不易变形的红木、紫檀木、花梨木或
硬杂木。这些年，李宝贵积攒了不少木
料，有的来自旧房拆下的老房梁，有的是
托人从外地带回的。墙角堆着几段陈年
木料，用手一敲，声音清脆。“老料干透
了，不易变形，振动通透。”他表示。

琴轴全凭手工完成。一块木料在手，
先定长短粗细，再将方料削去四角成八角
形，最后锉磨成圆，全凭眼力与手感。而
蒙皮，是制琴中最难的工序之一。依筒口
形状裁好皮料，边缘缝上六根短竹棒，浸
水润透后置于模具上拉伸定型。待两三
天干透，在琴筒外口涂胶，将琴皮蒙上，勒
紧套绳，敲入木楔，一气呵成。

20多年来，李宝贵的制琴技艺日臻
成熟。他制作的胡琴种类，涵盖二胡、京
胡、板胡、坠胡、高胡和马头琴等多种乐
器。“每一种琴，尺寸、用料、音位都不一
样，得一样一样琢磨。”老人说，京胡杆子
短、琴筒小，音色高亢明亮；板胡琴筒用

椰壳，音色清脆嘹亮；坠胡琴杆长、琴筒
大，音色深沉厚重。做不同的琴，要用不
同的思路，有时为了一根合适的琴杆木
料，要翻遍积攒的全部材料。

除了传统胡琴，李宝贵还尝试改
良。比如将琴杆长度稍微缩短，适合本
地老人的演奏习惯；尝试用合成材料替
代蟒皮，让传统胡琴价格更亲民。这些
探索，让他的胡琴既保留了古韵，又贴合
了现代人的需求。旁人问他，这么多品
种的胡琴，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李宝
贵表示：“一样通，样样通。木头的道理
是相通的，关键是肯下功夫。”

每道工序容不得半点马虎

说起制琴的工序，李宝贵如数家
珍。从木料下料、开料开始，要对照样板
精确测算尺寸。“木料拼缝上胶，用夹子
固定定型，容不得丝毫偏差。胶没干透
就动，琴就废了。”李宝贵说，造型完成
后，进入细致的打磨环节，要用不同目数

的砂纸反复打磨，修整琴身两端至标准
尺寸，直到木料表面温润光滑。各部件
需单独划线加工，琴杆、琴轴、琴筒等构
件预处理完毕，再进行整体组装。

“组装环节最考验手艺，稍有不慎，
琴杆歪了、琴筒偏了，音色就打了折扣。
蟒皮蒙在琴筒上，需用特制的皮钉固定，
张力的把控全靠经验。”李宝贵说，最后
上色润饰，他坚持用大漆，这种天然漆料
干燥虽慢，但能形成“会呼吸”的保护层，
让琴身越用越亮。

“一道工序一道坎，都马虎不得。”老
人说，一把琴从开料到完工，少说也要个
把月。他做的胡琴，从百十元的入门琴
到三四千元的手工精品都有，价格虽不
同，但每一把他都当“作品”来做。

一位邻村的胡琴爱好者专程上门买
琴，试奏之后连连称赞：“音色温润，不躁
不闷，比厂里批量出的琴有‘感觉’。”李
宝贵在一旁听着，脸上露出少有的笑意，
他开心地说：“琴做得好不好，让拉琴的
人说了算，琴自己会‘说话’。”

李宝贵的儿女们都很支持父亲这份
爱好。由于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一些特
殊配件都是儿子和女儿从网上帮他购买。

只为传承民乐根脉

如今，李宝贵已80周岁。同龄人大
多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他却每天雷打不
动地泡在工作室里。有时一待就是大半
天，腰酸了，就坐在小板凳上继续打磨。
他那双被刨刃磨出厚茧、被马尾划满伤痕
的手，看似粗糙，做起琴来却比绣花还细。

让李宝贵欣慰的是，这些年找他咨
询胡琴的人越来越多，有胶州本地的民
乐爱好者，也有外地慕名而来的。他不
刻意宣传，口碑全靠琴声传播。“手艺是
传下去的，不是藏着掖着的。”李宝贵
说。这些年，他接待了数百名制琴爱好
者，从年轻人到白发老人，只要来请教，
他都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

在胶州，像李宝贵这样的民间传承
人，正是本土文化根脉的守护者。他们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
坚守。他们用一双双粗糙而灵巧的手，
把岁月雕琢成清音，也为“胶州故事”留
下了温暖而厚重的一笔。

（青岛晚报/观海新闻/掌上青岛
记者 马丙政 摄影报道）

本报7月29日讯 7 月 29 日上午
10时许，记者走进村民蓝光明的桃园。
一亩山坡梯田里，30 多棵桃树依山就
势，向阳挺立。坡陡地窄，石头垒砌的
梯田每一行只够种下一列桃树。眼下，
桃子开始挂红、陆续成熟，密密麻麻的
果实压弯了枝条。

烈日当空，在桃园里忙碌不一会儿
便浑身是汗。“天热，桃子熟得快，别看这
一亩地，用不了多久就摘完了。”蓝光明一
边采摘一边说。记者注意到，桃林下铺着
一层薄薄的青草，并未像过去那样除得干
干净净。“这两年学了新方法，不除草了。”
蓝光明解释道，保留这层草可以减少地
面对桃子的烘烤，“让桃子熟得慢一点”，
成熟期更加从容，果实品质也更好。

北宅“书院桃”可追溯到上世纪70
年代。包产到户后，村民们在山地梯田
里种上了桃树。从那时起，几乎全村都
投入到这项甜蜜产业中。北宅书院桃
声名鹊起，成为许多青岛市民记忆中的

老味道。鼎盛时期，村里最多的一户种
有7亩桃园，品种也颇为丰富：“北京26
号”“上海水蜜”“寒露蜜”“大红桃”“胭
红”等。然而时光流转，樱桃、樱珠等果

树日渐增多，传统的桃和苹果种植面积
连年减少。蓝光明表示，桃和苹果管理
难度大，从人工和经济价值综合考虑，
不如樱桃、樱珠来得合算。桃树的比重
越来越小。如今，书院村数百亩山林地
里，蓝光明这一亩地、几十棵桃树的规
模，在村里已算得上“种桃大户”。

“桃子好吃树难管。”种了 50 年桃
的蓝光明深知其中门道，“剪枝对一年
产量影响极大，是实打实的技术活。”每
年春天给桃树剪枝时，他还得把舅舅请
出山坐镇指导。“打开光路，立体结果，
调节生长，集中养分，才能提升果实品
质。”到了上色的关键期，还要进行第二
次剪枝，将新发的嫩枝剪掉，以保证果
实得到更充足的光照和更漂亮的外观。

曾经家喻户晓的“寒露蜜”桃，如
今几近绝迹。“主要是太容易招虫子，

慢慢就被淘汰了。虽然口感、味道都
好，但实在没办法。”蓝光明表示。

种植面积和产量虽不及当年，销
路却有了新变化。过去，书院桃主要
销往青岛市区。现在桃子依然供应市
内，同时借助网络推广，接到了不少来
自北京等地的订单，一年约有百单左
右通过快递发往全国。近年来，蓝光
明还引进了蟠桃新品种，个头大的能
超过一斤，颜色艳红，口感还好。“蟠桃
一斤能卖 15元，大个儿的论个卖。”蓝
光明说，这些蟠桃早已被预订一空。

从6月到8月底，书院桃子梯次成
熟。最先登场的是梭子桃，接着是黄
桃、胭红。眼下正是水蜜桃和黄金蜜的
时令，最后进入 8月是甜离核，为一年
桃季画上句号。与其他产区不同，书院
的桃子坚持不套袋，让果实在自然阳光
下充分积累糖分，成就了独特的风味。

（青岛晚报/观海新闻/掌上青岛
记者 陈小川 摄影报道）

蟠桃最大一斤一个
崂山区北宅“书院桃”进入大流成熟期

李宝贵正在打磨胡琴。李宝贵制作的马头琴。

李宝贵制作的胡琴。

北宅的蟠桃熟了。


